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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 x 第七劇場 

「交換手札．杜斯妥也夫斯基計畫」 

成果報告書 
 

 

三年演出記錄 

2018 年《珈琲時光》

東京藝術節首演 

時間：2018 年 10 月 24-25 日 

地點：東京藝術劇場西劇場 

場次：2 場 

 

台灣演出 

時間：2018 年 12 月 1-9 日 

地點：雲門劇場  

場次：8 場 

2017 年《地下室手記》台灣邀請演出 

彰化劇場藝術節 

時間：2017 年 11 月 11 日 

地點：彰化員林演藝廳小劇場 

場次：1 場 

 

2017 年《1984，三姐妹一家子的日子》 

日本首演 

時間：2017 年 11 月 24-26 日 

地點：三重縣綜合文化中心小劇場 

場次：3 場 

台灣演出 

時間：2017 年 12 月 29-31 日 

地點：水源劇場 

場次：4 場 

 

2016 年《地下室手記／罪與罰》 

台灣新舞臺藝術節 

時間：2016 年 11 月 18-20 日 

地點：臺南文化中心原生劇場 

場次：3 場 

日本演出 

時間：2016 年 11 月 26 日 19：30 

地點：日本三重綜合文化中心小劇場 

場次：2 場 

 

 

 

 

 

 

 

 



2 

計畫特色及實際影響 

經過三年的累積，由台灣台北的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及日本三重的第七劇場，分別推出了

《罪與罰》、 《地下室手記》、 《1984，三姐妹一家子的日子》、《珈琲時光》 等 四部作

品，累積巡迴台南文化中心、彰化員林演藝廳、台北水源劇場、台北雲門劇場、三重縣立文化會

館、東京藝術劇場、金澤 21 世紀美術館等場地，參與新舞臺藝術節、員林藝術節、東京藝術節

等平台。難能可貴的是，兩個劇團在國藝會與三重縣立文化中心的支持下，持續向外發展資源，

與中信基金會、廣藝基金會、雲門劇場、台新基金會、靜岡縣立劇場、三重津市政府、三重縣政

府、東京藝術議會、金澤 21 世紀美術館、台灣日本交流協會、日本台灣文化中心等單位串聯，

試圖在既有的資源基礎上發展出更大的能量，也讓劇團得以在三年計畫中持續每年推出新作品，

並於台灣及日本演出。 

 

《交換手札計畫》能夠順利完成三年的合作理由，除了積極開拓不同資源的開拓外，也歸功於這

次合作團隊的開放與包容性。不同於國際共製合作中的主副從屬關係，在《交換手札計畫》並沒

有所謂的主要或主導藝術家或製作人，每一個決策的過程都經過雙方仔細的推敲與討論，在凝聚

雙方共識後才逐步往前進，同時也因為兩方各負責統籌在地的資源，因此在資源的負擔上也是以

將近一比一的方式進行，因此雙方公開且透明的對話更是本計畫合作的關鍵。 

 

在這三年的合作中，我們所累積的對話與交流並不限於導演與導演，更包含演員、設計與技術團

隊，甚至也包括了不同地域的觀眾。因為每年持續的參與，不但在作品中得到新的訊息，更得以

透過戲劇，更深一步了解不同國家的文化與歷史，讓作品的成果不僅僅是於劇場內，更展現於我

們每一次因排練、演出的旅行當中。因為這些觀眾的反應，藝術家與工作團隊得以接收到原本在

單一製作中所無法獲得的訊息，而這些新的觀點也進一步促使我們跳離遠本所習以為常的舒適圈

去思考。或許，每個參與其中的人，都因為這三年而展現出一點變化，這也是本共製計畫中最具

意義的環節了。 

 

深化台日交流 

三年來，每年台日兩方的劇團，各自都會前往對方的根據地進行排練工作坊，每次的時間約莫在

一個月左右。這一個月中的密集排練工作坊中，除了針對當年度的演出規劃進行創作外，也有許

多的時間可以觀察並加入當地的文化。 

像是奠基於第七劇場在三重根據地與當地民眾的情誼，莎妹劇團成員舉辦了幾次的台灣料理聚

會，邀請當地居民加入同樂。或是 2017 年第七劇場來台排練期間，適逢十月雙十國慶日，莎妹

劇團排練場鄰近總統府，日本團員第一次見到裝甲車排列在重慶南路上的壯觀場面。 

這樣日常生活文化的觀察及參與，以及三年，一千多個日子中頻繁地前往對方的國家，在陌生感

與接觸異文化的新鮮感消失後，最終回到「人」與「人」的交流，藉由人，穿透人的表象，看見

由文化築構起的內在，台灣及日本相似及相異之處，被中立地思考著，並領著兩個團隊往下一個

階段前進。 

雙邊觀眾 

本次的計畫，針對兩邊的觀眾都有著同樣的期待：在對方觀眾群基礎下，建立自己劇團的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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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第一年培養，第二年深化，第三年時已經有許多台灣的觀眾注意到，莎妹劇團正和一個日本劇團

合作，特別是劇場圈的同行觀眾，或是長期關注莎妹的觀眾。也可以從問卷中發現，的確有些觀

眾察覺到王嘉明導演在與鳴海康平導演合作的這幾年中，作品樣態的微調。 

而在日本的觀眾，由於第七劇場的根據地為三重，當地的觀眾在三年的交流中，對於莎妹劇團已

經滿熟悉了，甚至有些三年的駐地交流排練時，舉辦台灣料理活動都有參與的觀眾，有著見面像

遇到家人、老朋友般的感覺。而從三重開始為基地，輻射出的靜岡 SPAC、金澤、東京藝術節，也

使莎妹劇團在日本打下培養眾的第一根地釘。 

整體來說，由於近代台日兩國的歷史糾葛與地緣關係，兩地觀眾對彼此都不算太陌生，而台灣又

更熟悉日本一點。因此在讀取演出試圖帶給觀眾的訊息時，並沒有太多文化隔閡的問題，更多的

是對於文化中細微差異的驚喜，這也是一開始的計畫中沒特別想到，但卻理所當然發生了的事。 

對藝術家的影響 

對於三年長期合作的藝術家來說，無論是兩位導演、日本籍的燈光設計、台灣籍的服裝設計，還

是台日兩邊三年都有合作的演員。此次的計畫對他們都有著很深刻的影響。 

影響主要體現在對於作品的呈現風格，那是相對細微的改變。王嘉明依然在劇本中藏著對於世界

的悲觀及戲謔，鳴海康平依然調性冷冽，但透過兩人討論出來的作品，卻在戲謔及冷冽中，卻又

多了一點體貼與包容。甚至王嘉明自己的獨創作品中，也默默加入了一點這樣的轉變（2018《親

愛的人生》），除了年紀變大以及，與完全不同文化出身的另一位導演的合作，可能的確讓王嘉明

吸收了不少養份。 

工作模式 

台灣劇團的工作模式，在跨國合作中有了新的文化衝擊。有些是早就知道會發生的情況，有些則

是遇上了才覺得「哎呀，原來你們會這樣呢」的情況。 

前者像是有過巡演的經驗，就知道在日本，或是說以第七劇場本身的情況來說，並沒有特別明確

地區分演創者與工作者，大家都會一起拆搭台，一起工作，一起把該完成的事完成。因此在日本

演出時，台灣演員很自然地會下場幫忙，而在台灣時，日本演員則是相當驚訝台灣劇場有這麼明

確的分工讓每件事完成得妥妥當當的。 

後者則比較多是排練時的遇到的情況，或者說是主創者本身的個人特質。例如日本相當尊敬前後

輩的關係，因此鳴海康平導演會非常注重王嘉明導演的想法，務求在中間尋找平衡。而王嘉明本

身則是專心在演出品質的創作者，因此無關輩份或是當下的工作狀況，只要有發現可以更好的部

份便會提出來，有時不免讓一直以來在進劇場時期，都習慣大事抵定的日籍音響設計有點頭大。 

另外像是語言的隔閡也是很有趣的事，儘管製作人新田幸生（陳汗青）及執行製作盧琳兩人都精

通中日文，但仍有兩人都不在場而需要進行溝通的時候，而英文對導演們及演員們，有時不免無

法精準達自己的意思。於是排練場上有時會出現導演丟出的筆記，演員卻完全誤會意思而朝著另

一個方向執行，或是兩位導演明明各自用自己的語言加上英文，卻在相處三年中逐漸心有靈犀的

有趣情況。 


